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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征
■韩中州

走进长征悲壮的意境

在铁血的二万五千里

每一个坚定沉重的脚步中

感受种种苦难

寻找净化灵魂的精神

坐在幸福的一隅

跋涉历史的长河

那支扎着灰色绑腿的队伍

是以怎样的毅力和信仰

跨越千山万水

冲破重重围困

完成惊天动地的壮举

五岭逶迤

乌蒙磅礴

战无不胜攻无不破的精神

成为我们骨血里的黄金和钙质

老兵的伤口
（外一首）

■王方方

钢铁的表层覆盖伤口

在一个纵横的掌心

排列成为一种象征

点燃的火焰，与时间对抗锈蚀

厚重的热情，是班长退伍时

埋下的一颗种子

当它重新被审视，内部完好如初

连队的品格依旧生长

硝烟与汗水、血液混合

战靴跳跃的温度

迎合着疼痛

一次次反复，老兵在角逐中

校正秧苗

把岁月装订成册

属于老兵的战位

长久留在记忆之中

紧急集合哨

我爱，这紧绷的警惕

如禾苗爱着雨露

汹涌的脚步

踏出旋律昂扬

金属的光泽

闪耀着坚毅的品格

疾风更疾，骤雨更骤

整装的队伍

背对着故乡和老屋的温暖

把思念融化在军号声中

唯有出击，才是完美的守护

出征，出征

光芒看似平和，远方并不安宁

我的爱，在哨音下

更嘹亮、更悠长……

“开小灶”，这个词老人们说得比较

多。后来改革开放了，经济大发展，家家

户户都开起了小灶，自己想吃什么就做

什么，小灶这个词就没多少人提及了。

改革开放之初，我走进了军营，走

入了部队的大集体。连队一百多号人，

吃的是一锅饭，扛的是一杆旗。吃饭

时，全连集中在一个大食堂里，连长指

导员和战士们吃同样的饭菜，完全是同

吃同住同劳动。

哪个兵有个头疼脑热的，不能参加

训练和站哨，连长就让他休息，吃饭时

还特意嘱咐炊事班，为生病的战士“开

小灶”，做一碗病号饭。所谓病号饭，就

是一碗清汤面条，里面加两个鸡蛋，俗

称“鸡蛋面”。其实这病号饭不一定比

平时连队吃的饭菜质量高，但它是专门

为病号做的小锅饭，有营养又容易消

化，体现了连队集体的关怀。

鸡蛋面仿佛成了连队关心生病战士

的一种象征。这碗面条可能有些简单，

但它饱含着战友之间的情义、上级对下

级的关切。帮助病号恢复身体的，也包

括融进这碗面里的情义和关切。

入伍后我很快发现，连队不但给病

号“开小灶”，还经常给新兵“开小灶”。

当然，后者与前者不同，与做饭没有关

系，指的是“小练兵”。

一次排里会操，我的队列动作不是

很标准，导致我们班在会操中表现不

好，班长很不高兴。班长在开班务会时

没有点名批评我，而是说让每一个战斗

小组，针对队列动作不标准的新同志多

“开小灶”。那时班里 9 名战士，为方便

平时组织训练、战时快速行动，划分成

三个战斗小组，我在第一战斗小组。

我一听“开小灶”，还以为是要做小

锅饭吃呢。哪知开过班务会，小组长就

把我叫了出去。

“听到班长说的话了吧？”组长很认

真地问我。

我看组长严肃的样子不像是要吃小

锅饭，就马上收起笑容说：“听到了。”

“听到了就好，从今晚开始，我给你

‘开小灶’，把你的队列动作搞上去，以

后不能拖班里的后腿。”

这时我才明白，原来“开小灶”就是

要帮助我单独训练。

从那以后，经常有老兵给我“开小

灶”。有的“小灶”是小组给我开的，有

的“小灶”是班里给我开的，也有的“小

灶”是我给自己开的。

刚入伍时，新兵对很多训练课目领

会得慢，理解得浅，“开小灶”时需要有

人帮助指导。老兵们、班长、副班长，都

很乐意给新兵“开小灶”。老兵的集体

荣誉感非常强，新兵如果训练跟不上，

拖了班里的后腿，被点名批评了，丢失

的是整个班的荣誉。在大家的心目中，

一个班里的新兵训练是否过硬，不仅看

新兵，更看班长和老兵。凡老兵过硬，

同班的新兵自然没有太落后的。

新兵时“开小灶”最多的是叠被子。

一个班九张床，每个床上都放着一床叠

得整整齐齐的被子。只要往床上一看，

大概就知道哪个兵是老兵，哪个兵是新

兵。除了被子颜色的深浅不一样，被子

的整齐度也不一样，老兵的被子绝对是

标杆。为了使自己早点达到老兵叠被子

的标准，我曾在一个星期天里叠过 30多

次被子。按老兵的话说，好被子都是叠

出来的，怎么叠？反复叠。叠的次数多

了，被子的折叠处就有了印痕，下次照着

印痕叠，既快又准，新被子也变得平展起

来，自然就能叠出刀切般的效果。

老兵给新兵“开小灶”，都会照顾到

新兵的自尊心，说话和纠正动作时，都

不会太苛刻。自己给自己“开小灶”就

不一样了，比别人“开小灶”更狠。就拿

我给自己“开小灶”的经历来说，几乎把

睡前、饭后、节假日的时间，全都用上

了。

吃饭时，我在端饭碗的手里托举两

块或三四块砖头，将饭碗放在砖头上吃

饭。这样的“开小灶”，主要为了锻炼臂

力，增强射击时手臂的稳定性。

平时走路，我会不自觉地垫步。这

是自己心中在默念口令，步伐若是没有

跟上，就会下意识地往前垫半步……

我调入机关工作后，下连队的次数

越来越少，有时会特别怀念在连队里

“开小灶”的日子。尤其是老兵给新兵

“开小灶”，其中的情义与关切，和病号

的鸡蛋面有异曲同工之妙。有时见到

从连队来的战友，我会问他们连队还有

没有“开小灶”的情形，他们会兴奋地告

诉我：“当然有。只要是战斗集体，就有

集体荣誉感。训练中出现强和弱的差

距后，不用催促，老兵会自动给新兵‘开

小灶’，新兵也会主动给自己‘开小灶’，

以使自己早日赶上队伍，力争加入到先

进的行列里去。”

当过兵的人都知道“开小灶”。

当 过 兵 的 人 可 能 都 经 历 过“ 开

小 灶 ”。

特定的环境造就特定的语境，“开

小灶”在军营里别有一番意味。战士的

成长，可能就是从这三个看似轻松诙

谐、实则千锤百炼的字眼里开始的。

“开小灶”
■张国领

记者心语：用心感受军营

生活的质感，与平凡一兵共情。

“这要是让我家王老师看到，肯定

又要笑话我了。”老兵赵雄指着餐桌上

的圣女果，笑着对我说。

那天是农历腊月二十四，在空军

某基地的一艘船上，三级军士长赵雄

开起了玩笑。我调侃他：“你这‘能上

天擒龙、敢下海捉鳖’的硬汉也怕媳

妇？”

“上天擒龙、下海捉鳖”，是赵雄早

些年和战友“吹牛”时说的话。毕竟，

他们是实打实在海上开舰艇的空军。

赵雄所在的基地承担着空军部队

海上训练任务。作为某型拖船枪帆

长，无论是操枪弄炮，还是抛缆布靶，

赵雄都称得上是一把好手。

“再硬的手也有腕子软的时候。”

叶文龙和赵雄在一艘船上并肩作战了

十年，揭起彼此的老底来毫不嘴软。

原来，赵雄 30 岁出头时还没找到

对象，从大队领导到新上船的战士，都

想给老班长介绍，奈何缘分始终没到。

2016 年春节，回云南老家休假的

赵雄经人介绍，认识了在县中学当老

师的王雪娇。和大海打了十几年交道

的赵雄告诉王老师，自己是空军，但在

海上开船。

王老师笑了。这人怎么有点像骗

子？没听说过空军还开船。但不久

后，勤奋质朴的赵雄还是让她心动了。

当年暑假，相处半年的王老师突

然来到部队驻地，想看看开船的空军

战士赵雄到底是个啥情况。

刚刚完成演习任务、靠岸休整的

赵雄，听说王老师不打招呼来“考察”，

心里有点紧张。战友们却激动得不得

了，嫂子长嫂子短 ，叫得王老师有些

害羞，一个劲儿解释俩人还没领证。

中午的餐桌上，炊事员悄悄在王

老师面前多摆了一小碟水果。王老师

瞄了一眼，大大小小一共 7 颗圣女果。

炊事员憨憨地笑：“出海演习刚靠

岸，补给还没来得及送上船，这点水果

是仅有的库存。”王老师眼睛湿润了，

这是一群多么朴实的兵啊！

随后的一个多月，赵雄在附近给

王老师租了间房子，周末休息的时候

就陪她到处转转。在船上，王老师和

战士们一起包饺子，听他们讲在海上

训练生活的故事。在辽阔的大海上，

狂风大浪时常相伴。台风中，海浪席

卷，而战士们脚下就像生了根，再大的

风浪也不能让他们离开战位。

“7 颗圣女果背后，这群军人的故

事让我深深着迷，更让我钦佩。”电话

中，王雪娇告诉我，她当时就觉得能在

这个群体成为中坚骨干的赵雄，值得

托付终身。

就在那个暑假，就在部队驻地，两

人在战友们的祝福中成为了一家人。

考取船舶水手资格证书，保障安

全航行数百航次、万余海里，带出 5 个

枪帆长，荣立三等功，荣获全军士官优

秀人才奖三等奖……7 年来，赵雄的

一项又一项荣誉也凝结着妻子与两个

女儿的付出。

“他呀，太拼了！”在王雪娇心里，

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赵雄。

2021 年初夏，空军组织某海上实

弹射击比武考核。考核海域当日风高

浪急，原本布设好的靶标纷纷移位。

战机实弹射击在即，情况十分紧急。

“我上！”赵雄带着 4 名战士驱船

迎浪而去。狂风卷起海浪拍打在甲

板上，他们被冲倒又爬起来，艰难地

将一个靶标重新归位，又赶往下一个

靶标。

最终，在实弹射击前一小时，所有

移位靶标全部归位，考核顺利进行。

“这些年与家人聚少离多，想起来

心中很愧疚。如今我们后勤建设越来

越好，我更有底气让妻子和女儿来队

探亲了。”站在大队新落成投入使用的

营区，赵雄非常兴奋。

从食堂到超市，从健身房到阅览

室，再到球类运动室……赵雄和我一

路走来，新营区生活和休闲设施一应

俱全，尤其是临时来队家属楼和公寓

楼满足了官兵最实在的需求。

临别时，赵雄告诉我：“今年春节

没与家人团聚，暑假一定争取让家属

来到部队团圆。”

七颗圣女果
■于晓泉

春 风 吹 拂 ，挺 拔 的 树 木 生 长 出 新

绿 的 枝 桠 。 这 一 年 的 新 兵 经 过 报 名 、

体检与政审，经过不长不短的等待，终

于 拿 到 了 心 心 念 想 的 入 伍 通 知 书 ，开

启了他们满载梦想的军旅之路。

一

新兵下连，冯畅从高铁倒汽车，再从

汽车倒小船，颠吐了几次才到了单位。

他花了半小时就将这个小岛参观完毕。

碧海金沙，蔚蓝的天空与大海在远

处连成一片，海上小岛美丽极了，可一旦

台风来袭，大海就会收起碧海蓝天的美

丽，展露它凶险的一面。

深夜，海风呼啦啦地吹，卷起海浪击

打着礁石，一浪高过一浪。一阵急促的

哨音响起，冯畅刚蹬上靴子就被班长飞

速拉到了灯塔上。此时，大海如同凶猛

咆哮的巨兽，整个小岛被无尽的黑暗笼

罩。班长赶忙控制灯光，为过往的舰船

指示方向。

对于恶劣的自然环境，冯畅可以忍

受，但心中的寂寞，却犹如茫茫大海无边

无际。小岛远离大陆，抬头望天，低头看

海。最初那段时间，冯畅掰着指头数日

子，就盼着补给船响起短促的汽笛声。

他曾经梦想的大洋与战舰，现在只能在

望远镜里见到。每当放下望远镜，冯畅

心里都不免产生一丝惆怅。

一次暴风雨过后，班长对冯畅说：

“去把瓦刀拿来，家里的台阶该修补了。”

冯畅怔住了。这让人叫苦不迭的

小 岛 ，班 长 竟 然 称 之 为“ 家 ”！ 从 那 以

后 ，他 开 始 关 注 老 兵 们 如 何 与 小 岛 相

处 。 伴 着 潮 水 涨 落 的 日 子 ，冯 畅 也 学

着班长的样子，在灯塔拍发灯光，手握

钢 枪 用 脚 步 丈 量 小 岛 ，在 礁 石 上 描 红

“ 中 国 ”二 字 。 渐 渐 地 ，他 感 觉 自 己 开

始 喜 爱 这 小 岛 上 的 一 切 ，心 中 也 奔 涌

起干劲儿。

每次巡逻，他都会在“祖国万岁”四

个大字面前走得慢一点，一步、两步，无

言而坚定向前。斜阳晚照，大海、孤岛、

灯塔、礁石、巨浪与握紧钢枪的士兵，构

成一幅绝美的画面。

又是一年新兵下连的时候，战位值

班结束后，冯畅在日记本写下：虽然，我

身在遥远的地方，但我的心与祖国贴得

很近。

二

海拔 2000 多米的新疆腹地，黄沙、

狂风、雪山，这里的一切仿佛都是粗砺与

棱角分明的模样。

新疆军区某特种作战大队在昆仑山

下展开驻训，王玲玉所在的女子特战小

队是参训队伍之一。

此次驻训，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开展

伞降实跳训练。女特战队员们迎着风沙

练技术，争分夺秒背理论，经过千百次的

模拟训练，才获得征战蓝天的“资格证”。

“跳！”

飞机已到达指定高空，队长在机舱

口旁指挥特战队员跳伞，与王玲玉同年

入伍的兵们排着队一个接一个按照训

练姿势纵身跃下。王玲玉深吸一口气，

走到机舱口，在队长鼓励的目光中，纵

身跃下。

湛蓝的天空中，一朵朵伞花在千米

高空破云而出。

两年前，一番“城里孩子一样能吃

苦”的激情发言，让特战队的接兵干部对

这个城里姑娘印象深刻。随即，王玲玉

来到了这个坐落在新疆腹地荒凉戈壁的

营盘。

这时的王玲玉才明白，原来这里的

“苦”是沉甸甸有重量的。它不单是拉练

时的背囊和战斗携带的装具，更是女子

特战队员肩负的那份责任。

特战队的训练生活充实而又有挑战

性。捕歼战斗演练，解救被“暴恐分子”

挟持的“人质”……她们翻沙山攀绝壁，

苦练特战体能技能。

风沙打在脸上是火辣辣的；挑战极

限，奋力拼搏的身体是酸的；夜半思乡

苦，浸湿枕头的泪水是咸的；但风雨过

后，取得成绩的笑容是甜的。离家乡数

千公里的王玲玉和战友们，扎根在这戈

壁大漠，曾经白净的姑娘逐渐看起来更

像那坚韧顽强的“戈壁胡杨”。

三

北国胜境阿尔山，夏天来得迟却去

得快。那年秋天，对军旅生活满心期待

的张泽昊来到了白山黑水间的武警内蒙

古总队兴安支队某中队。

刚 开 始 站 岗 的 那 几 天 ，张 泽 昊 将

“冷”这个字扎扎实实地体验了一遍。在

滴水成冰的天气里，睡觉时需要军被加

棉大衣才扛得住严寒。站岗时，穿在外

面 的 军 装 会 被 冻 成 一 副 坚 硬 的“ 冰 铠

甲”，连对讲机也可能会被冻坏。

站岗时，张泽昊感觉呼吸都有些困

难。时间久了，呼出的水汽在面罩上凝

成了冰。他指着脸上冻脱的皮与同年兵

们开着玩笑：“快看，我被阿尔山的风雪

‘打’了！”

阿尔山多雪，山道崎岖，有些地方积

雪厚度达到几十厘米，一脚踩下去没过

膝盖。强劲的冷风毫不留情地往口鼻里

灌，冷风直吹得人骨头疼。张泽昊与战

友们日复一日巡逻在这样的路上。大风

雪有时会迅速把足迹覆盖，返回时，他们

还需要再次破雪而行。

更具挑战的是在零下二十几摄氏度

的天气里练体能，战友们呼哧呼哧喘气，

冰冷的空气像一把绣花针一样扎进人的

胸膛里。张泽昊身体底子薄，为了尽快

适应只能多练，别人出早操只跑一圈，他

就冲一个 3 公里；别人单杠拉 20 个，他就

一定要再多拉几下。

入伍第二年，一心想着留队的张泽

昊与战友参加了总队组织的预提指挥士

官集训。经过体能、投弹、射击等多项课

目教学法和指挥法的竞赛角逐，他获得

了支队个人第一名的好成绩。

关于梦想，张泽昊常说起的是：当好

兵，站好岗。

边防虽苦，但张泽昊将每片雪花都当

作阿尔山的馈赠。“冷的边关热的血，边境

线长脚丈量”，巡逻路上，唱起这首歌，张

泽昊的心里常常会涌起一阵暖流。他知

道，脚下的巡逻路虽然布满积雪，却正通

向自己向往的诗与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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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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